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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春牛农俗中的地方教化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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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鞭春农俗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袁在农业生产尧农村建设和地方发展中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遥 从鞭春

活动的群体参与情况看袁地方官员尧农村乡民尧文人墨客都是鞭春的重要参与者袁且在鞭春活动中各有积极表现遥 鞭打春

牛的农俗活动除了节令娱乐表演之外袁还具有传承农耕文化尧强化地方治理尧防御灾害和劝课农桑等多种地方教化功

能遥 此外袁通过鞭春活动的行政管理还可以看到其中所体现的国家意志袁州县鞭春是皇帝籍田的礼制下移袁国家对春牛

形制和制作工艺颁布统一规格要求袁还将鞭春作为国家规定的地方日常工作予以管理袁鞭打春牛活动中的经费开支也

计入地方行政支出明细之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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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customs of flog spring is a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long history, it has an exten-

s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opulation participa-

tion of flog spring activity, local officials, rural residents and cultural scholars are all important participants, and

have positive performance in it. Besides festival entertainment, flog spring cattle also has many local cultivation

functions such as inherit agricultural culture, strengthen local governance, defense disaster and advise farming.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of flog spring, the national will in which embodied will be reflected.

County flog spring is a downward ritual system of emperor farmland, the state promulgated uniform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system and fabrication process of spring cattle, it is also regulated as the daily work of local gov-

ernment by state, the funds of flog spring cattle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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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春牛乃悠久农业文化传统，是各地流行岁时习俗的一种形式。相对于春节、端午、中秋等吉庆

欢乐的重大农事节日而言，鞭打春牛则简单了许多，虽然典制礼仪和方志文献中有鞭打春牛礼俗节日

的相关记载，但专注农俗节令的农史研究对此论述依然不多。闵宗殿先生于十多年前发表《古代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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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备耕民俗———迎春》一文，至今还是春牛农俗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成果1。即使从文化史、社会史等

视角研究鞭春农俗，或专注于农耕文化历史传承而对鞭春农俗进行探赜索隐式考察论证 2 ，或致力于

农耕文化资源利用而对鞭春农俗进行地方特色的辨析阐发3，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鞭春

农俗的文化源流及其丰富内涵，但并未触及鞭打春牛活动中息息相关的地方教化和国家意志。而这一

问题导向则是本文构思并尝试予以回答的基本动因。

鞭打春牛缘起于原始部族的春耕典礼，西周时代演化为垂范天下的籍田仪式。《诗经·周颂·载芟》

序曰：“《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传：“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

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三年正月诏曰：“夫农，天下之大本

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将原本属于民间的农俗活动上升为国家吉礼。后来因为历代

推行农本政策，出于安邦济民的重农需要而在地方助兴鞭牛农俗，籍田礼制下移为地方鞭春，遂渐成

风气而为农家喜闻乐见。《大清会典》对于国家籍田向民间鞭春牛转变过程的解释颇为精当：“东直门

外，豫制芒神土牛。前一日，率僚属迎春于东郊。立春日，随礼部恭进春于皇太后、皇帝、皇后。退率僚

属鞭春牛，以示劝耕之意，遂颁春于民间。”4 其中劝耕重农是鞭春活动普及于地方的重要驱动因素，

因此，通过考察春令鞭牛农俗活动中的重农劝耕本质及其内在关系，也将有助于拓展农时节令在农业

文化和农业历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空间。

一尧鞭打春牛活动中乡民尧士人与官员的合欢表演

鞭打春牛又名“鞭春牛”“打春牛”，是对二十四节气中立春的一种庆典。冬去春来，万物复苏，阳气

萌动，一年一度的农事生产即可进行了。立春时节可以用特制竹管测度节气，“《玉泉纪》曰：立春之日，

取宜阳金门竹为管，河内葭草为灰，吹之以候阳气”5 ，这与《氾胜之书》所记椓橛木测度耕地刚柔性

质的做法颇多类似，“春候地气始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

根可拔”。

立春庆典有多种表现形式，唐代孙思邈《千金玉令》记载有贴春风俗：“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宋

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则对春牛活动有比较全面的记载描述，除了制作土牛外，还有示农牛、进春牛、争

春牛、绘春牛、缠春杖等装扮耕牛庆贺立春的多种仪式。

制作土人、土牛以示农耕意象渊源久远。据《事物纪原》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

农耕早晚。”它与先秦时期十二月出土牛以除阴气的农俗习惯有一定传承关系。《礼记·月令》：“（季冬

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止也。”孙希旦集解：“出

土牛者，牛为土畜，又以作之，土能胜水，故于旁磔之时，出之于九门之外，以禳除阴气也。”这种土牛习

俗意在消弭寒气、迎来万物复苏的春日景象6。东汉蔡邕《月令章句》云：“是月之会建丑，丑为牛，寒将

1 闵宗殿：《古代的劝农备耕民俗———迎春》，《古今农业》2004 年第 1 期。

2 宋兆麟：《春牛图探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 年第 1 期；方燕：《鞭春·改火·驱傩———巫术与宋代宫廷节

俗简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3 谢玲：《内乡县衙“打春牛”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5 年第 11 期；郭起华、钟俊昆：《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客家舞春牛研究———以赣南崇义上堡为例的考察》，《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12 期。

4［清］允祹：《大清会典》卷 85《顺天府》。

5［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8《立春》。

6［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8《出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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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

汉代文献中已经可见土牛习俗转化为春令活动的具体表现，立春时造土牛以劝农耕，象征春耕开

始。《后汉书·礼仪志上》：“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

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

这种立春节日的土牛风俗，或曰“应时牛”，“《论衡》：立春为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耡，或立土象

牛，土牛未必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1；或曰“造春牛”，“《嘉泰事类》：诸州县依形色造土牛、耕人，

以立春日示众，倚郭县不别造”2；或曰“买春牛”，“《东京梦华录》：立春之节，开封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

牛，大者如猫许，清涂板而立牛其上。又或加以泥，为乐工、为柳等物。其市在府南门外，近西至御街，贵

家多驾安车就看，买去相赠遗”3 ；或曰“送春牛”，“《东京梦华录》：立春之日，凡在外州郡公库造小春

牛，分送诸厅。《岁时杂记》云：天下唯真定府土牛最大。”4

农事活动中的鞭打春牛节目如同其它农俗风习一样经历多种形式演化，甚至在不同地方其表现

形式都会有一些适应性改变5。鞭春牛农俗最初流行于中原农耕区，后来扩散普及于边疆和少数民族

地区，现在南方的壮族、侗族、苗族、瑶族、仡佬族、土家族、布依族、彝族、黎族、水族、畲族也有“春牛”

破土开犁的习俗，以及各种“春牛”民俗活动 6。在早期制作竹管奏响迎春曲的基调上，掺杂土牛之类的

娱乐成分后，两宋时期鞭打春牛的农俗表现渐趋定型。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生动描述了鞭打

春牛的农俗景象：“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

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宋代文献《锦绣万花谷》《翰苑新书集》和《事类备要》中

对此都做了转载引述。

宋代以后地方官员在春牛活动中都是倡行主事者，也是春牛活动的中心人物。清代富察敦崇《燕

京岁时记·打春》：“谨按礼部则例载：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迎春于东直门外，隶役舁芒神

土牛，导以鼓乐，至府署前，陈于彩棚。”清代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

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府县生员舁进，礼部官前导，尚书、

侍郎、府展及丞后随，由午门中门入。”州县官员对春牛活动的各环节都有具体细微的安排管理，春牛

活动之前数日已经颁布政令，将春牛规制、典礼时间、活动地点、春牛制作等项事宜有序推进。清代同

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青海省循化厅谕令安排春牛典礼：“芒神春牛，于十七日早请至东郊外大教厂

供神，本分府出外迎神，行礼毕仍将芒神请至本衙门二门前供设行礼。十八日卯时打春，合行谕、知为

此谕、该乡约等遵照刻，即塑画芒神春牛，其塑画颜料木匠、画匠，着该乡约妥为承办，勿得临期贻误，

切切特谕。”7 而且责任到人，将春牛活动的一应具体工作安排到乡约名下，“谕本城乡约王兴贤、马成

知悉照得本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之期查向例应先期塑画。”8主持鞭春牛仪式也是州府官员的常规工

作，活动中安排有专门的彩仗鼓乐，“安置各衙门头门内，至立春本日，用彩仗鞭春牛。”9鞭打春牛仪式

1［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8《应时牛》。

2［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8《造春牛》。

3［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8《买春牛》。

4［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8《送春牛》。

5 刘铁凤、赵永青：《“春牛”及其民俗的时空内涵———基于锦州的个案研究》，《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 年第 3 期。

6 陈家友：《“春牛”文化与原始图腾崇拜———以广西各地“春牛”民俗为研究指向》，《梧州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7《（循化厅）办理塑画迎神事宜：芒神春牛》，青海省档案馆，编号：463001-6-39。

8《（循化厅）办理塑画迎神事宜：芒神春牛》，青海省档案馆，编号：463001-6-39。

9［清］张照：《协纪辨方书》卷 12《岁时纪事·迎春》。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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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后，当有官员宣示祝文。祝文内容包括祭祀神祇、祈福百姓之语，“祭于勾芒之神，惟神职此木行生

物之佐，乃今甲辰，是为立春。陈根可拔，田事其始。”1

鞭打春牛既为吉礼盛事，文人墨客赋诗作画也是其中一道颇为靓丽的社会风景。唐代卢肇《文标

集》卷下《谪连州书春牛榜子》诗曰：“阳和未解逐民忧，雪满群山对白头。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侬何事打

春牛。”宋代吕陶《净德集》卷 34《七言律诗》中有一首《观打春牛和韵》：“块然形质本何殊，似为春来出

旧墟。以色配年疑未可，与耕为候信非虚。升阳盖自寅正始，取类还当丑位初。但得碎身资穑事，岂须

功效载农书。”宋代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 24《谢春牛》：“窃以人爱赵卿之日，何待送寒天回昊帝之

春。又催教稼，特枉象牛之惠，俯及受廛之氓。成毁须臾，多荷唤泥涂之梦。崎岖窈窕，何时遂丘壑之怀，

秖叙感悰，仰祈融照。”金代王寂《拙轩集》卷 2《春牛》：“土木形骸聊假合，丹青毛角巧相宜。老拳痛手

交攻尔，粉骨碎身知为谁。不似惊狂持索处，正如觳觫过堂时。漆园傲吏真达者，未肯生为太庙牺。”宋

代文学家苏轼也作《梦中作祭春牛文》，借春牛故事抒发时运进退之感言：“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题云‘请《祭春牛文》’。予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

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

者。’旁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唤醒他’。”2诗词歌咏之外，对鞭打春牛活动绘图作画者也多有流传。

清代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怡园集》有《丁巳立春日贤良门外偕黄寿臣京兆进春牛图恭纪》，属图

文并茂的春牛作品：“月明如画进春山，相约花衣观圣颜。已岁全牛藏谷富，芒神双髻执鞭闲。一冬盼雪

甘霖补，二麦占云稔兆还。忝尹京畿联绂佩，好纡筹策济时艰。”

民众参与也是鞭打春牛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农时习俗还是社会活动的角度去考察，鞭打春牛与

农耕生产中孕育发生的牛文化有着完全一致的精神内核，是对农耕文化的艺术挖掘和观念升华，这样

就在农耕生产—牛文化—春牛农俗—吉利庆典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农本联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对

农家生活和农事作业进行了礼仪建构。鞭打春牛仪式的群众基础是农村居民，庆祝活动主体也是农夫

百姓，地方民众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承载春牛节令的文化受众。据明代田汝成《熙朝乐事》描述：

参与鞭打春牛活动的各种职业群体都有相应的表现方式，除了组织活动的郡守县令僚属和表演

节目的优伶戏子小妓外，还有各色男女簇拥参观，热闹非凡，整个春牛仪式的节目表演都是在民众围

观下进行的，街巷聚集的民众既是春牛节目的观众，也是春牛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群众的欢庆娱乐使

得鞭打春牛表现出特别的节日吉祥，在这一特别时节他们分享优伶演员表演的精彩节目，即所谓“种种

变态，竞巧争华”；也在鞭打春牛的节目推进中积极参与，乐享其成，争先恐后地用麻麦米豆抛打春牛，这

也是打春牛的必要环节。群众的欢呼促进了春牛活动高潮迭起，也因为人多嘈杂使得春牛庆典中出现各

种不和谐音符，有衣着褴褛的流浪汉横冲直撞，也有叫嚷戏谑甚至更加过分的呼喊声充斥其间。

1［宋］黄庶：《伐檀集》卷下《春牛祝文》。

2［明］陈天定：《古今小品》卷 6：“王纳谏云：‘子瞻以口语得罪，故托之梦言’。”

立春之仪袁附郭两县袁轮年递办遥仁和县于仙林寺袁钱塘县于灵芝寺袁前期十日袁县官督委

坊甲袁整办什物袁选集优人尧戏子尧小妓袁装扮社伙袁如昭君出塞尧学士登瀛尧张仙打弹尧西施采

莲之类袁种种变态袁竞巧争华袁教习数日袁谓之演春遥至日袁郡守率僚属往迎袁前列社伙袁殿以春

牛袁士女纵观袁填塞市街袁竞以麻尧麦尧米尧豆袁抛打春牛遥 其优人之长袁假以冠带袁骑驴叫跃袁以
隶卒围从袁谓之野街道士冶遥 过官府豪门袁各有赞扬致语袁以献利市遥 遇褴褛猥汉袁冲其节级袁则
褫而杖之袁亦有谑浪判语袁不敢与较遥 至府中袁举燕袁鞭牛而碎之袁随以彩鞭土牛袁分送上官乡

达遥 而民间妇女袁各以春幡春胜袁镂金簇彩袁为燕蝶之属袁问遗亲戚袁缀之钗头遥 举酒则缕切粉

皮袁杂以七种生菜袁供奉筵间袁盖古人辛盘之遗意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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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也是春牛活动中相当出彩的群体。农家妇女们穿上鲜艳光亮的衣服，出门欣赏春牛歌

舞。活动结束后在家设宴待客，宴客厅席有特殊讲究，“宴集以春饼为上供”1，酒席以粉皮、生莱为主要

菜品。宋人杨万里《观小儿戏打春牛》诗中介绍了春牛活动的儿童参与，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鞭打土

牛，在大人们的唆使纵容下欢呼雀跃，一副喜笑颜开、童蒙纯真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与春牛节日的欢

庆气象浑然一体：“小儿着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牧童绿蓑笠青篛。今年土脉应

雨膏，去年不似今年乐。儿闻年登喜不饥，牛闻年登愁不肥。麦穂即看云作帚，稻米亦复珠盈斗。大田

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

二尧鞭打春牛活动中的地方教化

在一片光彩祥和的立春庆典中，地方教化的作用功能因为鞭打春牛活动而随处可见。明代吕坤

《题春牛图———山西示民》中大肆宣讲善恶教化，劝谕乡民：“新春一换，万物发生。女发志于纺绩，男发

志于耕农，士发志而诵法贤圣，商贾发志而本分经营。为恶者发志格奸心而忍暴性，为善者发志积好事

而广阴功。嗟嗟鸟兽，羽毛岁岁更新，草木花叶，年年脱旧。为何灵于万物者唯人，却乃冷念灰心，不如

草木鸟兽乎？凡我百姓，皆有良知，谁是芒儿之抝，谁是土牛之痴，努力今春新德，尽洗年前旧非。”2民

国时期王永恩纂修《海龙县志》卷 14 记录了一首打春颂词，很好地表达了鞭打春牛活动中的地方教化

功能：“于立春时，在署内由主印官以春鞭打春牛，谓之‘打春’，并颂词曰：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

安，三打大人连升三级，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收，六打合属官民人等一体编春。并丹书‘春王正

月’四字于门壁，俗曰‘演春’。此举清末即行废止，故迄今记其事者亦属寥寥。”从中可以窥见鞭打春牛

活动中地方教化体现在农耕文化、地方治理、预防灾害、劝课农桑等几个方面。

首先，举办春牛节令传承天下祥和的农耕文化。鞭春活动与远古籍田礼仪有一定渊源关系，从秦

汉以后地方行政中一以贯之的忠君爱民观念看，鞭春牛虽然是一种农俗风习，但是皇帝倡导，官员力

行，全国各地相继推行并成为一项农事制度得以沿革继承。这样，鞭打春牛在农俗之外，又兼具一定的

社会职能，即通过地方官员的组织和宣讲，在特殊的农事庆典中传承天下祥和的农耕文化观念。“春牛

芒神，天下同制”3，将鞭打春牛普及于全国，耕籍之礼也便随处可见，在务实的农耕活动之外又将农事

活动升华为艺术礼仪，与其他农事节日一起丰富了农业文化的内容。《魏书·礼志》：“立春之日，遣有司

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从国家管理方面贯彻农为邦本政策固然可以建构重农抑商

的制度保障，但要使民心安稳、勤于农作则必须营造安土重迁、守家立业的乡土文化，鞭打春牛因此而

成为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节目之一。

其次，在与民同乐过程中强化地方治理。清乾隆重臣陈宏谋就将教化乡民列为地方官员执掌责

任：“州县虽曰亲民，究不能常见士民，士民亦难常见官长。以致有关生养之大端，无人为之振兴。有干

伦纪之大法，无知易于违犯。愚民浅识，止顾目前，不计久远。或染于习俗，惑于谬见，日复一日，生计渐

艰，犯法渐众。究竟小民，非尽无良，不可化诲也。兹者钦奉谕旨，令地方官遍历乡村，广为化导，力行教

养，无懈兴除。”4通过班春鞭牛，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既是拓展与民同乐的公共空间，也是宣示地

方治理的恰当时机。唐代诗人元稹《生春》诗云：“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鞭牛活动围绕县府衙门开

1［清］陈和志：《（乾隆）震泽县志》卷 26《风俗二》，清光绪重刊本。

2［明］吕坤：《去伪斋文集》卷 8。

3［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贵交阯·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

4［清］陈宏谋：《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见［清］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 28《户政三》。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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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可见人群踊跃，一派生机。清代曾燠《祭春牛词》中也明确传达了这样一种地方治理意图，名为祭春

牛，实则反复强调稼穑艰难，“祭春牛，吾语汝，年年穑事汝良苦，汝亦须知内地为乐土。今年腊里暖烘

烘，迎春郊外泥已融。汝无多着力禾麦当告丰，岂若交河坚冻泽。二月东风未能释，营田使者但催耕”1。

曾燠（1759-1831），字庶蕃，江西南城人，清代中叶著名诗人，嘉庆二十年官至贵州巡抚。曾燠治黔，深

感“黔俗苗倮杂处，不知礼义”，于是颇重教化，“谨于圣谕广训各条后附以解说，刊发城乡民户，广为化

导。”2 在《祭春牛词》外，曾燠又做《雪中得西谷和春牛词再简一篇》，也是以劝化农耕为主旨，“曾生日

籴五升米，吴生家无二顷田。却愿天下皆有年，此唱彼和春牛篇。几家仓庾多宿麦，今日欣然见三白。惜

我躬耕已无力，牛老垂胡鞭不得。吴生昨日上封事，乞为边陲免租税。”鞭打春牛活动中曾燠《祭春牛

词》《雪中得西谷和春牛词再简一篇》两篇诗作大讲特讲耕稼树艺和地方安宁，正好体现了他的乡民教

化理念。将春牛吉礼与地方教化融为一体，在清代州县官员中大概是比较通行的行政方法。清代张祥

河也作春牛诗———《丁巳立春日贤良门外偕黃寿臣京兆进春牛图》，其中安居乐业教化地方的意图与

曾燠如出一辙：“月明如昼进春山，相约花衣觐圣颜。已岁全牛藏谷富，芒神双髻执鞭闲。一冬盼雪甘霖

补，二麦占云稔兆还。忝尹京畿联绂佩，好纡筹策济时艰。”

第三，预防灾害，祈盼丰收。鞭打春牛看似无关灾害，但是立春时节是农耕生产的重要节令，农业

生产中的灾害意识也会进入春牛活动中并有所体现。在鞭打春牛之后，人们朝春牛撒谷豆、芝麻或砂

石等物，以求驱除水痘、消除麻疹，并获得庄稼丰收。春牛被打碎后，人们会争相抢取土牛碎块并带回

家置于牛栏、猪圈、灶台等处，以求牛不生病、六畜兴旺。宋代《鸡肋编》记载河东民俗以为打碎的土牛

有趋避瘟疫功能：“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

竞，有致损伤者。”宋代黄庶也在《春牛祝文》中表示鞭春活动可以防范灾害：“乃出土牛，示民以时。国

有常祀，吏牧弗懈。农无灾害，惟此之祈。”3 农俗中的消弭灾害诉求其实不可一概以迷信视之，尽管这

种表示方式有一定牵强附会倾向，但是它与农俗活动结合起来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农事生产战天斗地

夺丰收的意向，消弭灾害也是以灾害预防为主，是农业灾害史上防灾减灾技术进步的结果。当然，这种

农俗中的灾害预防局限性也极为突出，清代吴鹄《卜岁恒言》中的灾害预防对策与牛身颜色、日期等相

配伍，春牛“头色黄，主岁熟，又专主菜麦大熟。青，主春多瘟。赤，主春旱。”不但灾害预防与防治的策

略解释极为繁琐，而且陷于五行灾异解释框架内不可自拔，反倒削弱了农事生产中减灾防灾经验的功

用效能。

各地热衷鞭春，但在春牛活动预防灾害方面的诉求又有不同表达。山东潍坊有《春牛图》年画，以

贴图形式祈求消灾弥害：“我是上方一春牛，差我下方遍地游。不食人间草和料，专吃散灾小鬼头。”屈

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当地讲究春牛消灾功能与牛神颜色有关：“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

童’，着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五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以土牛

泥泥灶，以肥六畜。”定边县则将春牛碎土等物置于牲口槽头，以求消除牛疫疾病：“立春日，县署鞭春

牛毕，争抢春牛土及牛身席片、木头，携回拦护喂牲口槽上，谓牲口终年不起病。”4

第四，劝课农桑，勤劳致富。通过鞭打春牛的农俗风习贯彻劝农重本的政策思想也是地方官的一

种治理策略，“州县官吏击之，以示劝农之意。”5 地方官员鞭打春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劝课农桑，“各

1［清］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 22《祭春牛词》，嘉庆二十四年刻增修本。

2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32《曾燠》，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590 页。

3［宋］黄庶：《伐檀集》卷下《春牛祝文》。

4［清］黄沛：《（嘉庆）定边县志》卷 1《地理志·岁时》，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5［宋］庄绰：《鸡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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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彩杖鞭牛者三，劝耕也”1，“大抵先王谨农事之遗意也”2。鞭打春牛的传统农俗与劝农治本的国家

政策有机结合，且能寓教于乐，潜移默化，《清嘉录》载：“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属迎春娄门外柳仙堂，

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观者如市。”明周希曜《宝安春色篇》：“掀天爆声彻夜闹，沸

地歌喉板敲檀。春牛高拥巡陌上，瑞麟婆娑影盘桓。”有了国家的统一规定，地方官员对此活动总是精

心策划，带领士农工商积极参与。康熙《济南府志·岁时》：“凡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

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盘，俗名春盘，饮春酒，簪春花。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诸戏剧，结彩为春楼，而市衢

小儿着彩衣，戴鬼面，往来跳舞，亦古人乡傩之遗也。立春日，官吏各具彩仗，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

示劝农之意焉。为小春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

汤显祖任职遂昌县令时就很重视农桑，深受百姓爱戴，当地人民为他建立生祠、汤公遗爱祠。在每

年一度声势浩大的鞭打春牛活动中，汤显祖也不忘劝农根本，将教民稼穑、劝课农桑的精神要义贯彻

于立春庆典之中。《牡丹亭·劝农》中就有春令时节太守劝农的直接表白：“俺南安府在江广之间，春事

颇早。想俺为太守的，深居府堂，那远乡僻坞，有抛荒游懒的，何由得知？昨已分付该县置买花酒，待本

府亲自劝农。想已齐备。”汤显祖更在诗词作品中直言鞭打春牛宣化劝农，《班春二首》：“今日班春也不

迟，瑞牛山色雨晴时。迎门竞带春鞭去，更与春花插两枝。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

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

据调查，现在鞭春牛活动中就蕴含有许多农事活动的内容，农人扶犁耕播的各项作业经过娱乐演

绎成为鞭春牛的表演内容。据清代吴辅宏《（乾隆）大同府志》记载：“立春前二日，优人、乐户各扮故事，

乡民携田具、唱农歌，演春于东郊。”清代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五《岁时附》：“立春先一日，官师

班春于草市岱岳庙，觇土牛采色以卜岁事，农人牵牛于有司堂上，扮播种犁田形样，洒谷满堂，取丰稔

之兆。”“春牛”也模仿耕牛哞叫、刨蹄、晃角、摆尾、滚地，妙趣横生 3，农民对此感同身受，极易体验到其

中乐趣，自然而然地扩大了鞭打春牛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增强农耕生产的自信心，对地方官而言也达

到劝农耕稼的教化目的。

三尧鞭打春牛活动中的国家认同

鞭打春牛属于传统农俗之一种，也便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份子。在列斐伏尔的国家建构理论中，国

家认同与日常生活之间具有直接关系，通过控制日常生活构建国家认同既是统治阶级赢得统治合法

性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重要途径4。国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但存在于列斐

伏尔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即便农业时代的古老中国也有类似表现。当我们考察传统农俗中的鞭打

春牛活动时，其中也贯彻了鲜明而突出的国家意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 68 中论述风俗教化与国

家治理的相互关系，“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教化安可

慢，风俗安可忽哉！”为宋代以后国家意志介入农俗节令奠立思想观念基础。

鞭打春牛庆典活动是国家重农政策的文化表现，《后汉书·礼仪志》明文规定春牛节日的活动规

则，这是立春活动在国家礼仪方面的认可与规范。“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

县道下至计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宋代何耕《录二叟语》讲述立春

1［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 2《春场》。

2［宋］何耕：《录二叟语》，见［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 49。

3 陈家友：《“春牛”文化与原始图腾崇拜———以广西各地“春牛”民俗为研究指向》，《梧州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4 关巍：《列斐伏尔论国家认同与日常生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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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通行天下郡邑，其中驱动因素当为国家意志，“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春。”1明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 2《春场》记述立春节日地方官员参加鞭打春牛活动的礼仪规制：“立春

候，府县官吏具公服，礼勾芒。”清朝乾隆年间还把立春“鞭土牛”列为国家庆典活动，制定规格制度向

地方推行，“每年六月，由钦天监预定来岁春牛，芒神式样，于冬至后辰日，诸州县依形色取水土制之。”2

钦天监制订的芒神春牛图名曰《春牛芒神图》，各地按图样制造出春牛偶像，举行鞭春仪式 3。在省城、

省府是由知府主持祭典，县城则由知县主持4。

国家对春牛形制和制作工艺颁布统一规格要求：“牛身高四尺，像四时；头至尾棒长八尺，像四

节。”5 土牛的颜色也要因时令更改，宋代庄绰《鸡肋编》：“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

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

类，亦皆以岁日为别。”宋代颁布《春牛经》以后，鞭打春牛活动的各个项目就有章程可依 6。不但牛头、

牛身、牛尾、牛蹄等部位根据年份都有不同颜色要求：“牛头色视年干，甲乙年青色，丙丁年红色，戊巳

年黄色，庚辛年白色，壬癸年黑色。牛身色视年支，亥子年黑色，寅卯年青色，己午年红色，申酉年白色，

辰戌丑未年黄色。牛蹄色视立春日纳音，金日白色，木日青色，水日黑色，火日红色，土日黄色。牛尾长

一尺二寸，象十二月，左右缴视年阴阳，阳年左缴，阴年右缴。牛口开合，视年阴阳，阳年口开，阴年口

合。”其他如牛笼头、拘子、牛踏板也有专门规定要求：“牛笼头拘绳视立春日支干：寅申己亥日用麻绳，

子午卯酉日用苎绳，辰戌丑未日用丝绳。拘子俱用桑柘木，甲乙日白色，丙丁日黑色，戊己日青色，庚辛

日红色，壬癸日黄色。牛踏板视年阴阳，阳年用县门左扇，阴年用县门右扇。”

制作春牛除了符合特定的形制规格外，选用制作材料也要遵照国家的明文规定。清乾隆《协纪辩

方书·公规·春牛经》载：“造春牛芒神，用冬至辰日，以岁德方取水土成造，用桑柘木为胎骨。”

鞭打春牛作为国家规定的日常行政工作，“岁率以为常”7 ，每年立春时节地方官员诸如尹令掾属

之类必须亲力亲为组织实施。《协纪辩方书·岁时纪事·迎春》讲述迎春活动：“先设春牛、勾芒神于东

郊，牛头东向。立春先一日，府州县官吏彩仗鼔乐迎春于东郊，祭拜勾芒神、迎春牛。勾芒神安置各衙门

头门内。至立春本日，用彩仗鞭春牛，盖即出土牛送寒气之遗意也。”在州府官员领导组织下，农家百姓

积极参与鞭牛、磔牛和争抢土牛的活动，极尽兴致，营造出与民同乐的节令景象。“黎明，尹率掾属，相

与祠勾芒，环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欢哗攫攘，尽土乃已。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之上，

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8《梦粱录》：“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旗鼓锣

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彩杖鞭春，如方州仪。太史局例于禁中殿

陛下，奏律管，吹灰，应阳春之象。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

稔之兆。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

鞭打春牛活动中的经费开支也计入地方行政支出明细之中，从各地罗列的春牛费用看，少则耗银

1［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 49。

2［清］张照：《协纪辩方书》卷 12《公规一·春牛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李松龄：《清宫春牛芒神图》，《文史知识》1991 年第 4 期。

4 王道瑞：《“春牛芒神图”及古代的迎春活动》，《历史档案》1986 年第 2 期。

5［清］张照：《协纪辩方书》卷 12《公规一·春牛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五》：“（景祐元年）十月十三日，知制诰丁度上《春牛经序》，诏编修院，令司天监再看

详，写录以闻。编修院言与司天监王立等看详修定，乞改名《土牛经》，送崇文院镂板颁行。从之。”

7［宋］何耕：《录二叟语》，见［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 49。

8［宋］何耕：《录二叟语》，见［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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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两，多者也不过五两左右，各地鞭春活动的经费开支基本都按照这样的标准执行，这种制度化的

经费管理办法也体现了国家对鞭春活动的政治认同。清代各地春牛活动支银数额约占各县府原编银

总数的千分之一左右，以徽州府为例，下辖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和绩溪六县，属江南省。

在府属各县财政收入中相当一部分作为存县支给予以使用，这其中主要名目有迎春花鞭春牛、儒学廪

生的廪粮银、儒学酒礼盘缠、儒学考生资助银以及祭祀、修筑城垣等等花费，在几十项存县支给原编银

项目中能够安排三五两春令鞭牛经费实属不易。从县府财政经费使用情况看，每一项目都是必不可少

的工作，每一项开支也是精打细算的必要计划。

表 1 清康熙三十五年徽州府属各县财政情况及春令支银款项

资料来源：［清］丁廷楗（康熙）《徽州府志》卷 6《食货志》，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但在清代方志中还是看到例外的情况，顺治十四年裁减一半的春令支银，康熙十五年曾经全裁春

令支银。这种情况当属特例，为国家统一规划安排，不是地方县府所能私自决定的事情。顺治十三年曾

经决定对巡检司弓兵食银等项目予以减半，“凡裁银七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四两六钱，以济国用。”1在

此情况下，地方州县裁减鞭春费用更加印证了国家对农俗活动的控制以及具体管理中的弹性操作，当

国家经济特别困难时鞭春农俗就会排除在日常工作之外，而在一般情况下则会与其他县府行政工作

一道予以统一规划安排。章学诚《（乾隆）永清县志》卷 10《户书第二》：“春牛芒神等银五两，顺治十四

年会议，裁门神桃符银二两，实支春牛芒神银三两。康熙十五年全裁。”《石埭县志》卷 4：“本县迎春，花

鞭春牛等银三两，顺治十四年奉裁一两五钱充饷，续归丁地起运，仍银一两五钱照旧。”2其他地方鞭春

活动支银数额大体相当，桐城县“支县迎春花鞭春牛等银一两五钱”3，繁昌县“迎春花鞭春牛、春酒、芒

神等银三两。顺治十四年裁一半，康熙十五年全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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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府 总计 歙县 休宁县 婺源县 祁门县 黟县 绩溪县

顺治十四年原额人丁 205786 72647 63795 30718 17701 10656 10269

康熙三十五年编审人丁 217317 75113 65908 32911 19465 12820 11100

当差人丁 214030 74346 65215 32238/32325 19091 12377 10676

科银（两） 24096.34 7836.94 7727.25 3371.59/3380.55 2248.81 1611.92 1290.84

原额田（亩） 1590967 353556 359707 429150 183438 121923 143191

存县支给原编银（两） 11667.75 2869.12 2465.31 2188.36 1434.66 1286.65 1423.58

其中鞭春牛（两） 16 5 5 1.5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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